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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农村版

□寇洵

我们县城北关是一片回民区。我

母亲去世那年，父亲再不愿意一个人住

在老家，就在北关回民区租了一间房子

住着。北关后面紧挨着山，山是九龙

山，据说有九个山头。九龙山在我们当

地挺有名的。我没有想到，有一天会和

父亲一起去爬这座山。

我到现在已经忘记了当时是谁提议

的。我是前几天才从外面回来。我记得

那一段时间父亲的情绪很不稳定，他有

时正做着事，会忽然停下来，看着母亲的

相框发一会儿呆。我更不敢看母亲的相

框，每次一看到，我就会掉泪。我心里难

受，还得操着父亲的心。我总感觉父亲

有点儿恍惚，他的状态有点儿不正常。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想到要去

爬一次山。也许，我们都想出去透口气。

那是一个上午，我记得那天天气晴

得挺好的。我和父亲从家里出来，穿过

北关回民区，一直往后山走。通往后山

的路开始的一段还算宽敞，越往后路越

窄，到后来干脆就没了路。没路也没有

关系，我们就沿着缓坡往上爬。爬到

上面，路又出来了。就这样，走走爬爬，

我们一直上到了九龙山上。

九龙山很大，依我看，也远远不止

九个山头。这里的山包多得是。山和

山之间，常常形成一道洼，洼里一般都

会有一块平地，平地上有几座泥巴房，

房前屋后都长着树，把泥巴房半遮半

掩。透过半遮半掩的泥巴房，偶尔还能

看到一两个人，在院子里或者房前屋后

忙活。这些地方看似闭塞，但实际上却

是好地方，像是世外桃源。我注意到，

个别人家的房院边还种有桃树。我想

着桃花开的时候，这地方一定很美。

后来，我们走进一道洼，父亲告诉

我，这里就是九龙洼。九龙洼不是很

宽，地势一路往下走，形成一道道缓

坡。缓坡中间，有个地方长了一片苇

子。绕过苇子，再往下是一片平地。走

近了，才发现在苇子的掩映下，还藏着

一个天池。这个地方可不一般，我后来

在县志里看到关于这个地方的记载。

县志上说，这个天池会随着地运的变化

而变化，地运发动了，天池的水就会增

多。反过来说，地运如果过去了，天池

还有可能干涸。而且有人观察过，说是

天池的水60年才能冒出来一次，其他时

候大都是干的。我们对这个半信半

疑。县志上记载的奇事，还有很多。

我们来的时候，天池里倒是蓄满了

水。在这么高的地方，竟然有这么大一池

水，本来就挺不可思议的。我看着那水，

也不知道水有多深，站在旁边，感觉挺吓

人的。天池里有什么，我们不得而知，那

水中藏着啥秘密，我们就更不知道了。

那次去爬山，我和父亲把九龙山上

上下下转了个差不多。父亲已经六十

好几了，但我们那次去爬山，父亲一次

也没有喊累，他只是带着我，把那里的

山山岭岭都转了转。我在最高峰时，看

到远远的天边一片苍茫。我看了一会

儿，感觉母亲好像在远处看我，就在那

片苍茫里，藏着母亲明亮的眼睛。母亲

在远处看我。

□王新卫

晨之曲

斑鸠的二重唱

把残梦消退

窗棂外

晨光依稀

雨住了

外面的世界

风儿轻柔

景色翠微

那株杏花

犹自开放

一身的琉璃白

不知为谁

雀之舞

清晨六点半

一只山雀

飞落窗前

伸胳膊蹬腿

忘情表演

身后

百鸟唱和

杨柳依依

玉兰开正艳

更远处

晨曦初露

云淡风轻

朗朗好个天

暖阳

午后的阳光

如此明亮

整个校园

披上梦的衣裳

天空微蓝

白云飘荡

闲适的微风

四处流浪

湖岸的金柳

嫩芽初上

娉娉袅袅

不知为谁而妆

担当

樱花美丽

因为乐观

无论多难

都是笑呵呵的脸

青松不老

因为伟岸

挺拔的腰身

可撑千斤重担

湖水宁静

因为内涵

一泓无语

道尽中庸内敛

□张仁义

那年年底，我从部队退役后应聘到

了一家企业，脱下军装换工装，摇身一

变成了新时代的产业工人。

虽然这家公司当时属于民营，但在

公司内部，“围绕生产抓党建，抓好党建

促发展”的氛围十分浓厚，是全县非公

有制经济领域第一家成立党委的企

业。在这样的背景下，入职时的共产党

员身份，让我自带光芒。

多年工作中填过无数次表格，每当

填到“政治面貌”一栏时，我的内心瞬间

会变得激动，“共产党员”四个字，写得

虔诚、周正，因为政治上的面貌，使我原

本普通的容颜变得帅气。当同事们从

填写的表上看到我1998年就已入党，

无不惊讶：“真看不出来啊，你才四十来

岁，党龄已经20多年了！”“我当兵第二

年就是共产党员了。”说这话时我毫不

掩饰一脸的骄傲与自豪。

在家种了一辈子地的父亲也曾是

一名党员，他不说我还真没想到。他早

年在村里当过民兵营长，算是那个时代

的进步青年。

父亲在来信中总是鼓励我：儿子，

你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各方面都要积

极表现，争取早日入党。其实，加入党

组织本来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我

深知要想成为党员，自己首先要足够优

秀。于是，我刻苦训练，入伍第一年就

被评上了优秀士兵。

1998年夏，我国长江流域发生了

史上百年不遇的洪灾，广大官兵闻令而

动，抗洪抢险，用生命赴使命，以热血写

忠诚。我发现最艰苦、最危险的地方都

是党员冲锋在前，一面面飘扬的党旗，是

前行的方向，更是力量的源泉。“泥巴裹

满裤腿，汗水湿透衣背，我不知道你是

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抗洪英雄李向

群和我同龄又是同年兵，他在洪流中火

线入党，并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长

江大堤。党员亦是凡人，不同的是他们

在党和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能够挺身

而出乃至献出生命。我被他们的事迹深

深震撼，同时对党的向往愈发热切。

1998年9月10日，那是一个让我

终生难忘的日子，这天下午支部大会讨

论了我的入党申请。同志们首先肯定

了我的表现，随后居然当着我的面批评

我思想上、行动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

点和不足，这让自我感觉良好的我情何

以堪，关键是表决环节他们让我到门外

回避，我心想入党这事十有八九要黄。

忐忑不安间，听到班长叫我，推门进去

时，剧情反转，迎接我的是大家热烈的

掌声。教导员代表支部祝贺我成为一

名光荣的共产党员，那一刻我的心情像

坐过山车一样，百感交集，喜极而泣。

后来才知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既

是我们学习、工作所必需的积极氛围，

更是我们党开展党内生活始终坚持的

老传统、好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实现

同志间红红脸、出出汗、加加油、鼓鼓

劲。面对党旗握拳宣誓时，我的内心是

滚烫的，分明觉着就在那一刻自己成熟

了许多，决心一生一世跟随党，为共产

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入党20多年来，无论是在军营还是

地方，我都时刻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

自己，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确保思想上及

行动上双重入党。车间安排党员包机、

设立党员示范岗，我所包的设备和岗位，

无论是运行、卫生、润滑等各方面都是标

杆。我胸前戴着的党徽，是我衣服上最

豪华的饰品，熠熠生辉照我行。她提醒

着我，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

般老百姓，先进性是党员该有的样子。

我清楚地记得，有次生产系统非正常

停车，抢修时间紧、任务重、危险程度高，

职工们连续加班，极度疲劳，再干下去容

易出现安全问题，分厂书记看在眼里疼在

心里，一声令下：“我们共产党员，平常时

刻要看得出、关键时刻要冲得上、危急关

头要豁得出，是党员的，给我上！”我们迅

速组成党员突击队替下职工，啃下硬骨

头，系统恢复正常生产。此事让广大职工

心头暖暖，对共产党员更加刮目相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不忘初心跟党

走。不负韶华，不断前行。

□杜思高

像赶海

作家诗人们奔赴盛湾采风

向鱼关讨渔，向丹江采撷珠贝，讨要诗情

南水北调移民纪念碑谷

石头的森林刻满村民的名字

那是有温度的村籍

守护故乡的炊烟，生命的绿树

山坡上

一片又一片油菜花像镜子映出春天的晴暖

诗意在黄金的锦缎上起伏

路旁的橘子树举着去年的果实

仿佛特意留下来接待客人

那时我想

祖国幸福安康

就连草木都知道感恩，把情谊代代相传

地衣是大山的耳朵

在分水岭良好的生态里长大

聆听世道的风云

诗人绿洲弯腰拾满一钵大自然的馈赠

要让这些菌类走出大山见识城镇生活

徽派建筑是泰山村的风格

脱贫攻坚的伟大成果坚实巍峨

白墙灰瓦是村民淳朴的心境与厚道的愿想

久远的石墙筑出双龙寨

把绝美的风景深藏

碧绿的丹江一遍遍用浩渺的澄碧擦洗

让它纤尘不染

一群作家、诗人用诗文把山寨带到山外

可只能带走她的美貌风韵

留下自己的灵魂

鱼关之夜
不是所有的理想都这么纯粹

盛湾用七个小时的雨量冲刷大地

迎接内心的欢喜 这春天都来了呢

闪电做了篝火的引捻

用林木的身子焐热夜晚疼痛的胃

丹江散落众多的珠子

让它们被大自然擦得更亮

由绿丝线串起

山环水绕

情窦初开的少年抱紧初恋情人

他们和江水说话

打开内心的宽广与纯净

体温让水面一寸寸升高

诗情沸腾

一群群鱼儿追逐着越过关口

鱼关的夜晚被飞溅的浪花再一次打湿

在鱼关南水北调移民纪念碑前
这些石头站立着 刚强坚硬 挺拔巍峨

它们的脸上、胸脯上、肩膀上

刻满一个个名字

那是一群人，一个村庄的人

留在盛湾的面容，留在鱼关的脚印，留在老家的心跳

一群有血性的人在石头上刻下生命的符号

它们手挽手 血脉贯通

天冷的时候它们就披着雪花御寒

它们站着

忠诚地守护故园

踮起脚尖

看着江水汇聚拧成大河向北奔走

现在他们在另一个地方生儿育女 繁衍生息

把故乡的炊烟嫁接在异地

年年开花 结出乡愁

在石头群旁行走

它们好奇的目光看着我

让我一次次低下骄傲的头颅

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不管走有多远，不管时间跑多远

风吹过

我听见他们摸着大江的脊梁与浪潮亲切交谈

像一家人唠嗑

只言片语，朴素简单

盛湾的山
把身段降低

盛湾的水匍匐于山间

像淳朴的乡亲 谦卑 内心澄澈

后来 那些水一步一步登高

鱼贯而出 排队跑向北方

盛湾的山都踮起脚向远方遥望

翻过山坡的春天摇醒草木

把油菜花的黄手帕摊在村庄的胸口

雅
上
人
家
（
油
画
）

康
梓
涵
绘

□陈健

看到坟茔，就想起了从我眼前撒

手西去的亲人，眼前就浮现出他们的

身影，心头就涌现出对他们的思念。

少年不知愁滋味，青年不知死伤

情。孩提和青年时代，总感觉死亡离

自己很远，失亲之痛在心里尚无概

念。转眼进入中年，在我踏入不惑之

年的那年孟夏时节，奶奶离我而去，走

过89年的人生历程。我知道，奶奶是

心地善良、恪守妇道之人，34岁那年

爷爷因饿作别人世，留下四个子女，奶

奶默默地忍受着苦难的煎熬，一手把

他们拉扯大。可能是劳累太多，加之

营养过于缺乏，奶奶落下了头痛头晕

的病根，时常发作，痛不欲生。即便如

此，奶奶依然忍痛从事一些力所能及

的劳动，直至她离世前卧床不起。

奶奶走后两年，家里小叔身患癌

症，两位堂弟辗转多家医院，毫无回天

之力，也于2015年的孟夏时节与世长

辞。印象中，小叔是一个乐天派，声音

朗朗，谈笑诙谐，再苦难的日子，也能

打理得活色生香。在缺钱少吃的日子

里，小叔每天天擦黑或者天不亮就肩

扛渔网捕鱼去了。在生活贫苦的日子

里，家里的菜肴中有了荤腥，也有了生

机。每年冬闲，那辆二八式“飞鹰牌”

自行车成了他贩卖莲藕、大鱼、黄豆等

物资的交通工具，每天都有数额不等

的收入进账，给家庭的花销带来了很

大的方便。然而，每年小叔的双手、耳

朵都会冻烂，一年又一年，旧伤刚愈新

伤又起，可小叔依然总是乐呵呵的。

2019年深冬时节，老娘以无以回

春的疾病带着几多的不舍和牵挂离开

了这个美好的人世。76载，弹指一挥

间，可老娘的故事却像一本隽永的书，

在庸常的日子里，时时给我以感动，催

我以奋进。从记事时起，老娘一直没

有清闲过，“嗡嗡”的纺车弹奏出悠长

而古老的曲子，如豆的灯光下她缝补

着一件件衣服，一双双千层底布鞋也

是她挑灯夜战的杰作。一次次缝针扎

破她的指头，对着渗血的伤口，吐上两

口唾液，使劲揉一揉，继续着手中的活

计。缺吃少衣的岁月，每次改善生活，

不懂事的我们面对多日不见的荤腥，

一个个狼吞虎咽，娘总是最后一个动

筷，记忆中不知多少次，她是就着残汤

剩菜结束当顿的饭局。

短短几年时间，三位至亲至爱的

亲人在我目睹下相继离我而去，我心

里非常清楚，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可

面对失亲的残酷现实，我的心依然还

是一次次在滴血，我的泪也一次次冲

刷着面容。他们身上闪现出的光辉精

神品格无时无刻不在教育着我、影响

着我，无声地激励着我。尤其是当我

有自我满足的念头、懈怠沉沦的想法

之时，他们就像有一双双眼睛在苍天

之上紧盯着我，让我从来不敢。

□武建华

茅草们在风中舞蹈

仿佛披着我童年冬日褴褛的衣裳

紧围着父母摇摆着身躯

它们用洁白的根深入坟茔的内部

探寻着父母一生的清白

并用茁壮的生长和谦逊的低微

延续着父母的生机

它们又用洁白的花朵

向春天挥舞着手势

仿佛在风中舞动着父母闪亮的银发

我看见，还有一双双

渴望春华秋实的眼睛在闪动……

我用一张洁白如雪的纸

写满感恩和祈祷的诗句

站在清明父母的坟茔前泣吟

我和儿子与茅草们肩并着肩

深深地鞠躬、鞠躬——

我们的额头贴近泥土

与茅草们等同的高度

党员身份
让我自带光芒

个人档案

张仁义，河南鲁山人，郑州市作

家协会会员。有文学作品在“学习强

国”平台、《解放军报》《中国国防报》

《河南日报》等报刊及新媒体发表。

母亲在远处看我

心灵深处的思念 茅草

盛湾印记
（外三首）

校园
之春

梨花风起正清明


